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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东 周树国

——磨金梅文学作品印象
文学创作对地理的能动重构

□曾 攀

岜 莱 评 谭

▲马昌华创作的“融州三部曲”。

作家马昌华花费八年时间创作的“融州三
部曲”《桔颂》《加油吧，我的扶贫大主播》

《青蒿药神》 是近年来新乡土题材的优秀作
品。桂北融州 （融州是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古
称）是马昌华的第二故乡，他以亲历者的身份
思考融州的发展现状，力求把融州写成一座现
代乡村发展的新地标，一个可资参照与借鉴的
现实样板。

为了写好《桔颂》，作者曾无数次地奔波
于金桔园的田间地头，并跟着果农忙些金桔管
护的杂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桔颂》的本质
就是融州新时代的创业史，是特色产业扶贫的
新经典。在创作《加油吧，我的扶贫大主播》
过程中，作者为准确把握人物和故事脉络，使
作品最大限度地呈现山乡巨变的真实感和现实
性，曾多次深入大苗山实地采访当地百姓，在
苗族村寨和屯长饮酒畅谈，倾听苗族发展的历
史风雨，甚至半夜还通过电话、微信向苗族同
胞学习当地民族语言。《青蒿药神》则着重体
现以科技促进生产，以工业带动农业，以城市
带动乡村，形成良好的发展循环，让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融州，终于蜕变成

“世界青蒿之都”。
关于新乡土题材小说创作，结合马昌华的

“融州三部曲”，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与时代”。我们在写作时，必须要反省自身，
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
此时此刻创作这样的题材？

要思考，为什么非写不可？要找到表达的
原始冲动，才能让作品更有生命的张力。作为
一个写作者，我们应该去做这么一个人，就是
我不得不去写，不能不去应对这样的困境。我
们现在的处境以及时代面临的课题和困难，包
括我们自身面临的困惑、忧虑、焦灼。写作
时，不是说我们塑造的人物形象，一定得十全
十美，一定要有完美的大结局。这个不是关
键，关键是我们如何找到文化扭结处，去发现
难以摆脱的精神困境，再去好好地挖掘和探
究，多方位地表现个体灵魂的内核。

写什么很重要，如何表达同样重要。这
就涉及如何切入人物、切入故事的问题。“融
州三部曲”里面讲到创业的过程，技术攻坚
的过程，其实提到了这个时代乡村建设的困
境和问题。作者如何用心用情投入到这里面
去，决定能否写出好的作品，这是写作的关
键与核心。其次，要有自己个性独特的语
言，反复推敲语言的问题，以及语言背后所
反映的时代核心动力或阻力。小说的可能性
也许就在问题的发现中。再次，现在“新山
乡巨变”就是一种类型题材。马昌华写的

“融州三部曲”讲到直播问题，就是写主播、
电商这个行业，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如何逆势
成长，还有就是写大学生村官。比如在 《青
蒿药神》里，马昌华找到了非常好的切入点。

对于长篇小说创作，更加需要人物塑造，
从多维角度去构思，丰满人物。小说里面每出
现一个人物，都要想到这个人物不是一张扁平
化的脸谱，每个人都必然是复杂的，不只有简
单的一面，至少是双面、三面的复杂性。要准
确书写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人物的复杂性，
让人物立体起来：丰满、饱满、生动、传神。

从这个方面看，马昌华在“融州三部曲”
中对于人物的描写是下了一定工夫的，尤其对
主要人物的处理，刻画比较成功，层次丰富，
能够立起来活起来，但一些次要人物的呈现还
存在脸谱扁平化的不足，尚有丰满立体的完善
空间。每个人物出现都不是一张白纸，都有他
的历史和故事。在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不
同的境况中，所折射出来的人性幽暗也好，复
杂也好，光明也好，都要通过人物的表现反映
出来，不用刻意去对他进行修改和保护。实际
上越保护这个人物，越把他做成个大团圆的结
局，这个人物就失去了应有的复杂性，继而导
致真实性的削弱。所以，如何使小说人物丰
满、饱满起来，让每一个人物按照自己的方式
出场，就会发现人也好，工作也好，处理事情
也罢，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方式。总体
来说，马昌华的“融州三部曲”在人物描写方
面还是不错的，许多人物可圈可点，有很丰富
的层面，内在的心理，通过人物本身自然地表
现出来。

现在，我们再写乡土文学，要有发展的理
念，依托农民，扎根土地，引领时代。新的发
展理念很重要，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
展，乃至认知发展。我们欣慰地看到，对于这
些思考，在“融州三部曲”中都有所表达。

此外是实践。新乡土文学的批评性思考是
什么呢？核心就是发展，如何发展，就是实
践。以前看问题，都是高高在上地看，真正的
知识主体进入到农村，包括大学生，那个人物
形象，实际上就是参与实践。

好的文学，既是朝外的，也是朝内的。新
时期文学主张向内转，回到作品的语言、题

材、修辞等。进入新世纪以至新时代，马昌华
的“融州三部曲”就是一个向外转的非常典型
的呈现。过去的作家可以在书房里完成自己的
作品，在书斋里构思、想象，写什么，怎么
写，创造出来的作品还都很好，也能写出时代
的日新月异。现在不一样了，时代发展太快，
如果一两年时间不关注当下历史，不关注现实
现场，不关注这个世界的变化，理解出来的东
西就失去了事件的真实性，作品就不可信。

我一直在想，好的文学作品当然是得朝外
的。文学要从内向外转，作家不仅要在书斋
里，更要走向社会，直面现实，作为一个有责
任担当的写作者，就是要不断地走出去，要把
时代文学书写在现实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所以
在向外转的问题上必须加强这个自觉和能力。
马昌华的“融州三部曲”就是很好的具体体现。

与此同时，好作品还必须来自作家自己的
内心，一个作家的心血襟怀，他的思考非常重
要，作家自己反思、思索，甚至内心的困惑和
挣扎，如果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没有一种面
对时代的困惑和理解，那么作品往往会走向扁
平、肤浅。好的文学是要面对这种症结、困
境，尤其人心无法去疏解的困惑与浮躁，面对
这个时代，面对内心无法克服的精神创伤，这
才是我们的文学。在马昌华的意识世界里，每
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故乡情结，这也是作家创
作的一个源泉，是激发作家创作的动力所在。
一个有担当的作家不能游离于时代洪流之外，
应当关怀现实，关心当下，关注当下的故乡，
贴着故乡的心跳，呼吸故乡的泥土气息，以积
极、主动的姿态投身其中，呈现催人奋进的诗
与远方。

总之，马昌华的“融州三部曲”令我觉得
非常意外，《桔颂》语言严密，通过多视角展
现产业发展；《青蒿药神》尝试将科学术语转
化为文学表达；《加油吧，我的扶贫大主播》
捕捉了数字经济下的乡村新业态。写得都很不
错，我很欣赏这几个作品，我觉得它的价值还
得继续挖掘。这是在新乡土叙事上的积极思考
和探索，充分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性与主体性，
也是作家向外转的写作实践，关注时代发展，
与时代同行，并且回归人的内心与本心，回到
时代个体精神的内部秩序，非常难得。

文化的地标与内心的界域
——评马昌华乡村系列“融州三部曲”

磨金梅在十万大山的滋养中成长，早年
扎根偏远乡村，从事教育工作十载，之后又
投身新闻工作七年有余，这段独特的人生经
历为她的创作注入了鲜明的地域特质与深厚
的乡土情怀。其文学作品呈现了广西独特的
文化风貌，特别以十万大山地区为创作蓝
本，巧妙融合地理标识、民俗元素与集体记
忆，通过多维度艺术建构，将这片土地从单
纯的地理概念升华为富有文学魅力的文化符
号。她的创作不仅完整保留了地方文化精
髓，还开创性地实现了儿童文学与本土文化
叙事的有机统一。

磨金梅在文学创作中巧妙融入地理空间
特征与民俗文化元素，通过山川河流、建筑
风貌等具象符号构建独特的叙事场景，更借
助方言俚语、节庆仪式等非物质文化载体，
在情节推进与人物塑造中自然渗透地域精
神。这种创作手法既能为作品打上鲜明的文
化地理印记，又能通过风土人情的真实再现
引发读者共鸣，最终实现艺术真实与文化深
度的双重提升。

在《红娃仔》这部反映解放战争时期革
命斗争的小说中，作者巧妙地将瑶族同胞的
逃难路线与十万大山的山间峡谷暗道相结
合，既展现了当地独特的地形特征，又烘托
出紧张的战斗氛围。而散文集《忘情花》中
的《大山深处金花开》《绿满十万山》《十万
山里枫叶红》等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描
绘了山区特有的草木植被，如八角、玉桂、
金花茶等，这些植物在层峦叠嶂的十万大山
中顽强生长的景象，与历史上游击队利用复
杂地形开展斗争的故事相互映衬，最终形成
了一种融合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的独特文本
范式。这种地理叙事不仅呈现了十万大山的
物质景观，更揭示了其作为革命老区和生态

屏障的双重文化意义。
此外，磨金梅的文学作品中也具有将非

物质文化遗产活化的特征。如小说 《红娃
仔》中独具特色的人文风情、民间故事传说
的植入，不仅延续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
根脉，而且在对地方民风民俗、自然风貌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找寻和记忆的过程中，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等方面注入了发展传
承的内生动力。

除了积极开展文学创作外，磨金梅还创
建了“十万大山文学创作室”这一乡土文学
创作平台，为当地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创作交
流的空间，更巧妙地将瑶族服饰、传统歌谣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融入文学创作。其散
文集《爱，就在身旁》中的《漫游十万山公
园》介绍五色糯米饭制作的流程。同时，《忘
情花》等散文集收录了《瑶乡记忆》《瑶乡的
未来不是梦》《秋游南屏》等多篇反映瑶族地
方特色、节庆习俗的散文，让读者得以领略
独特的瑶族风情，寻找瑶族记忆。

这种将非遗保护与文学创作相结合的创
新实践，既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使她的
作品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也增加了文章
的感染力，又为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开辟了新途径。

磨金梅的创作犹如一位丹青妙手，以工
笔细描的技法勾勒出桂北大地的壮丽图景。
例如儿童小说《永远追随》，巧妙地将自然
元素，转化为承载革命记忆的意象符号。奔
流的溪水，象征着红军战士永不停歇的革命
步伐；嶙峋的奇石，则隐喻着革命者坚如磐
石的意志品质。通过儿童纯真视角的过滤，
这些地理景观既保持了桂西南地域特色的本
真性，又获得了超越具象的精神象征意义。
其散文集《爱，就在身旁》以新闻工作者独
特的在地视角，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入的田
野调查，生动记录了城镇化浪潮下边疆民族
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重构、代际观念碰撞以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思虑，展现了现代
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渐变轨迹与韧
性坚守。

磨金梅的文学作品植根于十万大山的苍
翠群峰、瑶乡瑶寨以及上思县文岭、布透温
泉等地方特有地理风貌，将“爱”融入创作
之中，使充满烟火气的本土元素在她的笔下
焕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儿童小说《举起
我的梦想》中，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刘健
克服生理障碍、追寻举重梦想的奋斗历程。
这种浸透着泥土芬芳的描写，不仅构建起鲜
明的文化坐标，还让读者得以触摸到桂西南

边陲小镇跳动的文化脉搏，处处彰显“爱”
的印记。

此外，磨金梅深耕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以赤诚之心赓续红色血脉，用她的真情实感
来表达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她系统梳理
有关革命史料，推出 《红娃仔》《永远追
随》等儿童文学作品。这两部作品均善用儿
童文学的叙事智慧，在革命历史书写中自然
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开创了红色基因传承的
新范式。《永远追随》 还通过主角与家人、
朋友间的羁绊，展现了爱与支持如何成为战
胜困境的力量源泉。作品里面不仅塑造了有
血有肉的角色形象，更通过真实可感的细节
描写，例如《永远追随》中以“小树”“火
炬”“星辰”隐喻信念在孩童心中的萌芽，
体现红色基因的无声传承；《红娃仔》中壮
族少年“三儿”与瑶族少年“都曼”之间的
跨民族生活交织与情谊，让读者在情感投射
中完成自我观照，最终实现作品精神内核与
读者生命体验的共振。磨金梅擅长通过拼搏
精神、亲情、友情等普世主题引发读者深层
共鸣，唤起读者对家乡的群体记忆，处处凸
显“爱”的力量和伟大。

总而言之，磨金梅的创作实践生动诠
释了文学地理学中的双向互动理论，十万
大山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深刻滋养
着她的创作灵感，同时，她通过 《“虽
蕾”情浓》《山歌唱响三月三》《凉粽飘
香》 等作品，将上思县的民俗风情、方言
特色和人文景观升华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文
化符号，使原本边缘化的地域文化获得更
广泛的社会认同。尤其是，她创造性地将
新闻采编的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文学创作，
这种实践不仅拓展了非虚构写作的疆域，
还构建起文学与地域共生共荣的生态关系。


